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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四回第六十四回  海鷗何事更相疑海鷗何事更相疑

　　文祥腦中空白一片，他一直在人天交戰，不是已經過關了嗎？怎麼轉眼又回到關裡了？是的，自己的情關是過了，但主觀客觀

環境一變，大我是否仍為一有情世界？如若無情，世界又在哪裡？人生而有情，有情難道又是罪惡？　　他不必看，腕上的佛珠早

已黯淡無光，雖說是杏娃為了安全理由而關掉，卻關不住他的認知和反省。

　　杏姑只是個偶然事件嗎？人生哪件事不是出自偶然？人與人的關係，實際上代表著一個系統與另一個系統的交集，在系統之

間，並沒有黑白分明的界面區隔著。人體中也有無數個系統，當彼此融洽無間時，可以稱之為健康。一旦生病了，就表示某一系統

與另一系統有了隔閡或矛盾。

　　個人如此，社會何獨不然？宇宙就是各個系統的總集合，一個一個的問題，一層一層的問題，問題再加問題，怎樣才能解決

呢？

　　問題就在這裡，究竟什麼叫做問題？如果把系統間必然發生的事件統稱為問題，那只有等到宇宙靜止下來，時間、空間都消逝

了，系統無存，問題才真正能迎刃而解。但如果把這些問題只當作過程，順應自然的規律，讓過程成為過程，哪裡又會有問題？

　　文祥當然知道這個道理，只是當問題發生在自己身上時，過程停滯了，我心浮現了！是的，問題就在這裡，自我！

　　杏姑愛我！我不能對不起愛我的人！那不是「我」嗎？

　　杏姑的遭遇值得同情，可是人世間誰的遭遇不值得同情？難道桃姑、李姑就活該？不錯，她們輕佻放蕩，那不正是她們遭遇的

結果嗎？設若杏姑也遭父親強暴，以她剛烈的個性，身心受創之下，說不定會變本加厲，更為淫蕩！

　　不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講，人本來就不是一個理想的系統，說穿了，也不過是過程中的一個過程罷了。其過程之一，是由最簡單

的物質基礎、排列組合成最複雜的物質結構；其次是在能量變化的過程中將效率推向最高；最後是「數」，由無窮大的數，趨向於

一。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，這是無情？還是有情？

　　感情只是一種感受，在自我認知下的一個過程。因有感而心得以動，大腦得以思考，把所感化為所知，人就完成了系統所賦與

的功能。

　　換句話說，杏姑的遭遇是個事件，如果由此事件中，人認知到強暴是一種有傷於感的行為，因而全力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，人

就對此系統有所貢獻。再若進一步認知到，在同一個家庭中因強暴而導致全家痛苦，如能加以避免，人就對這若干共同生活的系統

有了正面的貢獻。以此類推，人的價值就建立在這種認知上，而得於一。

　　中國傳統文化是幾千年累積的珍貴經驗，在這些經驗上，中國人選擇了和諧的統一。正因為有過不少類似杏姑的事件，有智慧

的老祖先就提出了家庭倫理與社會道德的嚴格要求。西方亦然，但卻建立在非經驗式的宗教教條上。這種倫理道德以及宗教教義，

導引著人類走過了漫長的痛苦歷程，建立了文明。

　　然而，文明也是一個系統，在整個系統的整合中，也只是過程的中站。到了十四世紀，西方社會產生了一種新的排列組合，宗

教禁不起現實的挑戰，被科學觀念淹沒了。繼之而起的是人類文明與自然體系的矛盾，也成為西方與東方的鬥爭。

　　終於二十世紀過去了，一個建立在科學機制上的超高效率系統，將演進了千萬年的過程，一舉濃縮在人類與機器之間。這時人

不再是宇宙進化的重心，機器也還沒有成熟，系統間動盪不安，所有發生過的問題再一次浮上檯面。

　　對人類文明來說，杏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事件，但是對一個處於反思過程中的個體，杏姑卻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！

　　文祥於明瞭了，紅教教祖所言的十二道關隘，並非一一獨立，也不是一關過了就永保平安。正如佛教所謂的三十三天，每昇進

一層天界，所有的過程又得重新再歷練。人生就是這三十三天的道場，要不斷修持，不斷努力，永無止境。

　　杏姑恰如一陣薰風，帶來絲絲溫馨，帶走淡淡遺憾，還帶來更進一步的清明。情是什麼？對文祥而言，此時「心如天青」，再

厚的濃雲也未染上些微的殘影。

　　自從他被風不懼拉到一旁，他就靜靜地坐著參詳這些道理，無視於眼前發生的一切。直到杏姑隨同嬰兒去了，他猶未察覺，只

嘴角掛著一絲微笑。

　　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」身後傳來衣紅的嘆息聲。

　　文祥從遙空中回來，見眼前情勢已變，光罩撤了，千奇百怪也來了，大家都盯著他。衣紅更是淚痕未乾，文祥有些靦覥，只好

說：「道心不淨，諸位見笑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見笑？我連哭都來不及！」

　　文祥環顧眾人，說：「有什麼好哭的？大家都安好呀！」

　　衣紅嘆口氣說：「騃公子！我看你不是無情，而是無知！杏姑呢？」

　　文祥對後半部的發展一無所知：「杏姑怎樣了？剛才不是答應嫁給四法王嗎？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你到哪裡去了？沒看見杏姑被那妖孽綁架了？」

　　左非右插口道：「不是杏姑，是若夢！」

　　文祥更是不解：「誰是若夢？」

　　衣紅見文祥不像裝假，便把剛才發生的變故說了一遍。文祥若有所思，最後說：「大家放心，既然那妖人變成一個嬰兒，顯然

是要用情打動若夢仙子。只要知道用情，而且用得如此之深，是妖是人又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　　衣紅大異：「你怎麼了？怎麼突然知道什麼是情了？」

　　文祥笑說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無以好惡內傷其身。」

　　衣紅會意，笑接道：「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勞乎子之精，坐地而吟，據『光罩』而瞑。天選子之形，子以堅白鳴！」《莊子》一

書，衣紅早讀得熟透，她聽文祥引用〈德充符〉，特別將其中「倚樹而吟，據槁梧而瞑」改得合乎時令，倒是極其切題。文祥心有

靈犀，報以一笑，相互擊掌。

　　百怪嘆息道：「唉！女人真是禍水，一個大博士，為了格瑞達，連老本都掏出來了！那位四法王為了杏姑要死要活！唉！還有

我們這一位，連話都說不清了。」

　　法蒂瑪雖然不懂文祥和衣紅的對話，卻靈犀相通。她不便拆破，便顧左右而言他：「杏姑真了不起，也真可憐。」

　　千奇也大有所感：「真想不到苗女竟有這種人物！」

　　衣紅施施然走到千奇面前，打恭道：「謝千大人，小女子代領了。」

　　千奇忙改口道：「罪過罪過！苗女個個超凡出眾。」

　　百怪幾乎笑歪了嘴：「老怪活該！苗女兩個字豈是你能講的？」

　　衣紅眼一瞪，問：「那該誰講？」

　　百怪見形勢不佳，伸伸舌頭，一扭身，大叫著向機器人跑去：「笨無機物！你在幹什麼？先開電門再開電熱樁！只要把地弄平

就好！」

　　原來杏娃已經接管了整個基地，大禍發生時，千奇百怪等人被困在電腦房中。當局判斷時機成熟，立即進駐，將能源站及磁場



增益器保全下來。

　　這時，黑金剛已把周博士等專家接到生化工廠中，極力勸阻周博士不要助紂為虐。其實她非常清楚，大法王此舉危害人類至

甚，但生米已成熟飯，回頭無路。黑金剛唇焦舌敝，周博士始終不為所動。

　　待巨靈發威，地裂火崩，整個基地已成危卵，隨時將釀成滔天大災。周博士這才良心發現，大叫：「快想想辦法！如果地磁爆

炸，整個地球就完了！」

　　黑金剛正要向當局呼救，只聽杏娃說：「放心，我們已經接管了大法王的能量站，一切都在控制之中。」

　　黑金剛本就提心吊膽，這時心頭的驚恐雖釋，但也頗為不滿，當局竟然沒有知會他就先採取行動了！只是目前情勢緊急，他不

便也無暇多說，便安慰周博士道：「不必擔心，我們已經有妥善的安排。」

　　周博士不信，問：「怎麼安排？你們能控制嗎？」

　　直到大難平息，生化工廠及其鄰近毫髮無損，這才讓周博士心服口服。

　　這時杏娃又對黑金剛說：「你撤退的那批人我們已經安頓好了，待會自有用途。我已叫千奇等與文祥會合，你帶著這些人，聽

我的指令行事。」

　　黑金剛忍不住說：「報告當局，在我的計劃中……」
　　杏娃說：「你的計劃很好，但是我們作了精細的計算。現今唯一的解決方案，是利用電磁場與時空的交換，把大法王等人送回

過去！」

　　黑金剛大驚，說：「不可以！那只是個理論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是唯一可行的理論，請不要再爭了！」

　　黑金剛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回頭問格瑞達：「妳聽到了嗎？當局瘋了！竟然想試驗時光倒流！」

　　格瑞達笑著說：「那有什麼不好？等當局試驗成功了，我也要回十六歲時去玩玩。」

　　千奇等人銜命到湖邊與眾人會合，他們一走出電腦中心，就見南區整個地形陡變，到處巨岩聳立，或橫或敧，犬牙交錯。熔漿

四佈，硫磺氣息薰人，四下不是白茫茫的霧氣，便是觸目驚心的黑色堅塊，哪裡是人間景象？

　　他們急忙趕到那片尚稱完整的平地，普拉格拉還在演講，千奇忙利用電波破了大法王的磁障，救出衣紅等人，並告以當前狀

況。

　　千奇說完後，杏娃接口道：「各位辛苦了！其實我也很辛苦，剛做完師父給我的一道習題，稱之為編導。」

　　衣紅喜道：「哇！杏娃！妳的聲音真美！一日不聞，如隔三秋兮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別拍機屁！這場戲要我們姐妹通力合作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妳也別拍人屁！我不過是妳的工具，受妳支配罷了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好吧！妳不幹，我找別人去！」

　　衣紅急道：「我沒說不合作呀！快講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很乖！待會我會安排，讓大法王等人回到過去的時空！」

　　衣紅不相信，問：「回到過去的時空？那不是時光倒流嗎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那是科幻小說！我是玩真的！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怎麼玩法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只要你說服大法王，他同意回去就行！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這麼簡單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妳忘了？我們利用時間理論，曾合力把法蘭德司制服！現在我已經完全瞭解時空與電磁場的關係，但要先說服大法

王，他得同意才行！」

　　大法王感喟有加，人生如夢，只是現實是無情的桎梏，夢做得每下愈況。當他神遊大漠歸來，眼前只是一片殘像……
　　他再定睛一看，面前不遠處，密密麻麻坐了七八個人。文祥、衣紅、左非右、法蒂瑪、風不懼、千奇、百怪及古嚕嚕等人，笑

吟吟地並排坐著，靜悄悄地望著他。

　　大法王已是處變不驚了，只疲憊地問：「是不是四弟放你們出來的？」

　　衣紅答道：「啊！四法王？不必麻煩他，老實說，這裡當局已經進駐了。」

　　大法王只挑了挑眉毛，說：「那你們坐在這裡幹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給你送行呀！」

　　大法王回頭看看，一應人眾都安靜地坐在四週，他神色慘然，說：「去金星嗎？難道你們不嫌麻煩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啊！金星？那太虧待法王了！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還有更理想的地方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有，問題在有人不知道他到底要什麼！」

　　大法王突然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說得好！說得好！剛剛普拉格拉博士還恭維我，說我動機、立場、目的完全明確！我想了半天，

找不到他這話有什麼毛病。既然小姑娘另有高見，本法王生死不惜，但願學學你們孔老夫子的雅量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』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法王當知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更何況法王並未敗在當局手裡。」

　　大法王嘆道：「小妮子別安慰我，輸就輸了，本法王不是無知之輩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嗐！法王這就錯了！你的磁場絲毫未損，你的人馬也完好如初，只不過當局偷渡陳倉。法王怎可效法蜀中阿斗，說

出這等沒有志氣的話來？」

　　大法王苦笑說：「那我眼前看到的又是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可知什麼叫虛擬幻境？」

　　大法王搖搖頭說：「不必來這一套，本法王身邊還藏有一套超級電腦，是全部磁控的核心。我早試過了，系統全部中斷，不是

虛擬，亦非幻境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好極了，法王願意接受事實吧？」

　　大法王神色一振，說：「本法王只接受事實！」

　　衣紅嚴肅地說：「好！第一點，勝者為王，電腦當局的治權法王可願承認？」

　　大法王痛快地說：「當然承認！」

　　衣紅又問：「第二點，在地球上，天上地下無人可與電腦當局為敵。」

　　大法王有點猶豫，說：「可以承認！但本法王絕不放棄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第三點，在法王不放棄既定目標下，如何使之成為事實？」

　　大法王又哈哈狂笑，說：「小妮子可知道妳們中國有個移山的愚公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僅知道，而且小女子就是愚公之後。」

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那妳當知，世世代代，總有成為事實的一天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大法王是明理之人，如果今天就能實現，何必拖到未來？」

　　大法王大異，反問道：「今天就能實現？」

　　衣紅斷然說：「淑女一言，駟馬難追！」

　　大法王再追問：「不是虛擬？不是幻境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人格保證！」

　　大法王一躍而起，怒道：「賤人！妳把本法王當作何許人了？」

　　衣紅冷靜如常，說：「一言九鼎的大丈夫！」

　　大法王仍舊怒不可遏，大聲說：「那怎麼可能？」

　　輪到衣紅笑了，她一邊笑，一邊說：「原來法王是自欺欺人！」

　　大法王雙拳一握，說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明知不可行，卻要族人為你賣命！那是為了什麼？」

　　大法王氣餒了，說：「那只是希望，人生沒有希望，生不如死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明知道當局有莫大的能量，可以助你實現希望，為何不信？」

　　大法王停了半晌，他總算明白了，當局當然有此能力。可是他無法相信，在多年與當局作對之後，她居然還有如此度量：「為

什麼當局要助我實現希望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是一種考驗，當局如果要為人類謀福，就必須讓人人滿足。」

　　大法王又問：「如果我要當局讓位呢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問題在別人願不願意，不過，假如將時空錯開，宇宙中將有無數個符合你追求理想的時空。不過這也是一種考驗，

當局若要為人類謀福，就必須讓人人滿足。而要滿足人人，則必須具備無比的神通。」

　　大法王不能置信，問：「把時空錯開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是的，讓你們回到過去的時代。」

　　大法王又問：「妳是說時光旅行？」

　　衣紅點點頭，說：「可以這麼說，算是時光倒流吧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大叫：「不可能，那只是理論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博士，當年反對磁通子理論的人也是這麼說的吧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至少，時空係數能量太大了，不能控制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是不能控制，是不知道如何控制。博士，你們費了幾十年心血，累積了極大的能量，留在這裡也是禍根。需知解

鈴尚須繫鈴人，在博士你的協助下，當局還可以調動更多的能量，既讓人人滿意，又解決了當前棘手的難題。」

　　普拉格拉張口結舌，一時竟說不出話來。

　　大法王苦笑說：「就我們這幾個人回去，那也太寒酸了吧？」

　　衣紅笑道：「我不是說過嗎？你的人馬毫髮未損，都等著你一聲令下，脫離這個時代，打道回府哩！」說畢，現場立時出現了

三個十數丈高、佈滿全區的大屏幕。最左一個是法王的家屬，包括二法王、三法王等共四百多人，一個個興高采烈地呼叫著。中間

一個則由周博士領頭，約有一百多位中國工程師，正向這邊搖手吶喊。再一個是基地磁場增益器的半圓形建築前，有印度籍的，也

有阿拉伯人、中國人，大概有三百多位。

　　見大家安然無恙，人人悲喜交集，各自跳著叫著，互相擁抱著。屏幕上下相互問好，放聲高呼，現場亂成一片。

　　大法王淚如雨下，舉起雙手，向天高禱：「我主阿拉！感謝您的明智，我們永生擁戴您，將生命奉獻給您！」說罷，他撲通跪

倒，叩頭不止。

　　不論現場或屏幕中，人人向天拜倒，喃喃呢呢之聲一時不絕。

　　最後大法王站起來，全場齊聲歡呼：「法王萬歲！法王萬萬歲！」

　　大法王這才笑了，胸脯一挺，說：「我們準備好了，去哪裡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時間是兩百年前，空間由你決定。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可以接受。」

　　衣紅又問：「不後悔？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不後悔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計代價？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不計任何代價！只要當局真做得到！」

　　突然有人大呼：「如果不願意回去呢？」

　　大家注目一看，竟然是四法王。

　　大法王喝道：「哈米！沒出息！難道世上的女人都死光了？」

　　四法王叩頭不止，說：「大哥！我要的不是女人，是杏姑！」

　　大法王回過頭來，對衣紅說：「代價沒有，但有一個條件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法王不用擔心，時光倒流是既定流程，不能任人自主的。不過除了各人及隨身衣服以外，其他的什物都不能帶，也

帶不走！現在一切都準備就緒了，行將開動，祝大家一路順風了！」

　　說罷，眾人只覺得一陣恍惚，眼前影像曲扭，好似波光雲影般。所幸那只是霎時之事，等衣紅等人定下心來，仔細一看，自己

這幾個人，身著海灘裝，或站或坐，竟置身於一個明媚如畫、風光無限的海灘上。

　　衣紅首先大叫：「我們怎麼了？」

　　一時人人錯愕，相互看來看去，誰都搞不清楚眼前是怎麼回事。

　　還是衣紅反應快，她喝道：「杏娃！妳沒死吧！」

　　杏娃的聲音清晰地傳來：「真是生不如死！我是求死而不得！」

　　衣紅怒道：「什麼生生死死，妳且說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　　杏娃嘆氣道：「真是吃力不討好！居然沒有人感謝我！」

　　衣紅真的火了：「杏娃！妳再不說清楚，妳不死，我也要感激到妳死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好不容易，我把法王送回兩百年前的世界去了！」

　　古嚕嚕馬上說：「真的？時光倒流真的實現了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不錯！我聽到普拉格拉的理論後，發現師父已給我留了一個介面，行得通！正好他們的能量充足，也唯有這樣才能

避免一場大禍！」

　　左非右也饒有興趣：「那這是哪裡？我們怎麼到這裡來了？」



　　杏娃嘆道：「我經驗不足，算了又算，還是出了點小差錯，這裡是波斯灣！」

　　古嚕嚕急問：「一點小錯？整個世界可能都改變了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那還不至於，我們檢查過了，其他的保證絲毫未變！」

　　古嚕嚕反駁道：「首先，他們把現代科技帶回去，就會改變世界生態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放心，第一，他們不是科學家，雖然知道一些新奇名詞，只算得上是幻想家，充其量寫一本不能上市的科幻小說，

如同什麼浪子之流。第二，法王們對文化沒興趣，連情書都沒寫過一封，又怎麼寫小說？第三，他們那一族有的是石油，吃喝玩

樂，最後還是還原成石油。」

　　古嚕嚕說：「科幻小說也有啟發性呀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科學真正的成就其實在於累積的資料庫，人的思考能力相去天淵，有人沒有資料庫一樣想得通，但絕大多數的人只

能照章行事。而資料庫是隨時代和環境變動的，該出現就出現，沒有誰能帶著走，所以絕無問題。」

　　古嚕嚕問：「可是妳忘了老祖母的故事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沒有什麼祖父祖母的事！」

　　古嚕嚕試著問：「沒有？妳怎麼能改變大自然的規律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不能哪，我只改變了源頭的機能！」

　　古嚕嚕更好奇了：「怎麼改變法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讓他們都失去性功能，那樣對別人就沒有影響了！」

　　黑金剛一直忍耐著，這時大喝道：「當局！你怎麼可以濫權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沒有濫權呀！」

　　黑金剛怒道：「怎麼沒有？你把他們都送回兩百年前去，不是濫權嗎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是大法王自願的！你們都聽到他連時間地點都要求得清清楚楚！」

　　黑金剛又說：「那你也不能讓他們失去性功能，這也算濫權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冤枉！大法王自己說不計任何代價！如果讓他回去討上一百個老婆，要是做了你的祖父怎麼辦？」

　　千奇看到文祥腕上的佛珠，有八顆已經透明了，宛如胭紅的水晶。他自是忻喜，順口說：「恭喜！看來八關已過了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大概是吧！」

　　千奇問：「上次我們見到四顆，權關和貪關是什麼時候過的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大概是上次從法蘭德司的南極宮回來時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，是從小週天回來以後，我還以為是素仙子送的禮哩！」

　　千奇問：「什麼北極、南極、週天、神仙的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和法王的沙漠故事一樣，都是杏娃的傑作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姑娘！不要冤枉我！」

　　衣紅一口咬定：「誰冤枉誰了？我本是外星人後援會霹靂小組的成員，威風凜凜！現在卻變成了電腦聯盟特遣小組的敢死隊！

死又死不了！妳看看人家大法王！貫徹始終！多有志氣！這一切都是妳害的！」

　　任務完成，黑金剛等還有他事，相互道了珍重，他們便先走了。

　　衣紅思前想後，發覺這件事破綻百出，最後終於忍不住了：「杏娃！不對！不是妳搞鬼，就是上天執法不公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大小姐有何指教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告訴我！為什麼法蒂瑪的法力失效了，四法王也變成耗子，偏偏那個青色妖靈和錢師兄的本領驚人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那是妳沒有讀通層次論的緣故！在能量的層次上，最高要屬無盡的精神態。得到那種能力的，通常被尊為神、佛、

仙、靈，人充其量只能運用重力、電力、磁力，稱做物理。在物理環境下，磁力、電力可以互換，哪種力場大，就可以控制小的。

龍宮基地的磁場太強了，連我們都要用低頻躲避。」

　　「不通！不通！法蒂瑪是真理教的門徒，應該是靈力。」

　　「真理教講的是科學，是社會心理學的一支。妳忘了，以往法蒂瑪有幾十串念珠，那都是電能，現在沒有電珠，法蒂瑪只能讓

人催眠了。」

　　「還是不通！那大法王呢？他又修成什麼神了？」

　　「那是大法王的基地呀！大法王……」
　　「強辯！他的基地就有特權了？」

　　「正確！我們查出他隨身帶著一部微型磁控光導電腦，那是世紀初在美國帕拉奧圖發展出來的，是以光纖傳輸訊號，利用微磁

極控制，速度比電子快數十倍。只是當微分子技術成熟後，電極達到分子級次。由於生產成本低，耗能功率小，速度且不相上下，

光導電腦便失去了應用價值。」

　　「大法王這部電腦是從哪裡來的？」

　　「我的記錄是從二○一八年開始的，之前的事只能東拼西湊地搜查。至少，大法王這部磁控光導電腦完全不受磁場影響，而且
可以控制磁場。」

　　「還是不通！這麼好的東西，妳怎麼會讓它留在深海中？」

　　「沒有留在海裡呀！」

　　「那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　　「我讓大法王帶回二百年前去了。」

　　「什麼？妳不是叫我告訴他，什麼都不能帶嗎？」

　　「是呀！可是能什麼都不帶嗎？寫小說容易，要顧全現實呀！」

　　「什麼現實？」

　　「什麼都不帶，不包括身上穿的呀！我們是講人道的！後來我看大法王那個神情，心裡實在忍不住……」
　　「杏娃！不許騙我！妳怎麼會有『心』？」

　　「啊呀！我忘了！老實說吧！我故意給他帶回去的！」

　　「那不是破壞了宇宙流程嗎？」

　　「這就是我想知道的，事實證明，破壞不了。」

　　「怎麼可能？如果二百年前大法王已有磁控電腦，別的不談，至少妳就變了。」

　　「妳想知道人有多笨嗎？我師父也是來自未來，但是他說的話誰都不信，只好寫寫不賣錢的東西。大法王更慘，他們回去後，

族人都離開他了，他又老得不能騎駱駝，只好當個路邊的吟遊詩人，每天窮唱『哈米迪呀哈米迪』。」

　　大家聽杏娃學大法王唱哈米迪，禁不住都笑出聲來。



　　衣紅追問不捨：「妳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　　「我也派了一個分身回去，他那個電腦很堅固，那個時代又沒有工具……」
　　「不要說得那麼玄，古人也不是那樣笨！」

　　「妳知道那裡面的光纖有多細嗎？頭髮直徑的千分之一！

　　「法王不能用，又打不開，只好放在桌上當紀念品。大法王過世後，欠了一屁股債，有人便拿這個『盒子』抵債。後來輾轉流

落到埃及一家古董店，在大門口被人當檯燈架子，檯燈賣了不少，電腦卻待了一百多年。直到我開始服役的前一年，有個阿拉伯人

把它買去了，而我的時間到了，那分身就失效了。」

　　「妳是說，大法王用的電腦就是妳送回去的那一台？」

　　「我沒有這麼說，我只陳述事實。」

　　這一席話簡直匪夷所思，大家都沒有搞清楚，到底大法王是不是那個阿拉伯人，而這一台是哪一台？有的猜只有一台，皆因杏

娃多事，以致循環不止。有的猜大法王用這一台做樣品，另外委托人設計了一台。

　　總之，各有各的看法，各有各的理論，吵得不可開交。

　　最後杏娃打破沉默：「各位……」
　　衣紅早煩死了，立刻接著說：「夠了！夠了！大家都考完試了，該輕鬆一下！杏娃，好說！到哪裡去玩好？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杏娃，妳有話要說嗎？」

　　衣紅搶著說：「都及格了，還說什麼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哪有自己說自己及格的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是監考官，我說及格就及格。」

　　文祥納悶道：「誰說妳是監考官？」

　　衣紅指著文祥右腕那八顆通紅的佛珠，得意洋洋地說：「文公子，杏姑娘說的，你難道忘了？」

　　文祥更是莫名其妙：「杏姑娘？哪個杏姑娘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莊子說的，是杏娃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衣姑娘錯了，我不是姑娘！」

　　衣紅覺得奇怪，問：「杏娃！妳參透了什麼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那位杏姑娘說得好，神仙不該有男女，所以我不是姑娘！」

　　衣紅笑了，說：「委屈點吧！難道妳想做妖怪？」

　　杏娃問：「這與妖怪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妳聽過『妖怪姑娘』沒有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素未得聞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正是！姑娘是尊稱！杏娃姑娘多好聽！」

　　正在說時，但見銀光一閃，錢昆與四兄弟出現在眼前，錢昆上前一步，拉著左非右問：「那個魔頭呢？」

　　左非右一見師兄，迫不及待地說：「他帶著若夢師妹逃走了！」

　　錢昆跺腳道：「糟了，我等都被他騙了！你見到師妹了？」

　　左非右道：「沒有，只聽他把杏花姑娘叫成師妹的名字。」

　　錢昆道：「怎麼可能？當青色巨靈挾持若夢師妹遁出大週天時，空虛四兄弟奉師嚴命，正在人間為我的廬舍護法。待我接到似

愛師妹的通知時，我的神靈正要復體，一時不能分身。直到愚兄法力恢復，那時妖孽已隱，遍尋不著。我只得擺出搜魂大陣，見到

妖孽在海底現身，這才兼程趕至。

　　「愚兄適才小覷了他，任由空虛四兄弟前去，不料他們謹守師訓，一定要等我下手。那妖孽也算神通廣大，早就在月球上佈了

一些陷阱，我等一一破去，方才醒悟他是聲東擊西。現在妖孽又隱，人海茫茫，我們到哪裡找去？」

　　左非右難過地說：「是我的錯！沒想到杏姑就是師妹！」

　　不三說：「先別管對錯，他們走了多久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現在我已經沒有時間觀念了，應該很久了！」

　　不三說：「那麼追呀！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怎麼追？不知他們去哪裡了？」

　　不四幾乎哭出聲來：「怎麼辦？小師妹，我們害了妳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別擔心，我們來會診一下。」

　　亂七說：「怎麼會診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大家一起來想呀！比如說，他們一定逃出海底了。」

　　八糟說：「這還用得著想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，所以我猜他們可能藏在另一個海底！」

　　左非右眼睛一亮：「水晶宮！」他馬上問杏娃：「杏娃能不能給我接若傑？」

　　屏幕上，若傑和比爾被一群怪物團團圍住，那些怪物各有三頭三尾，共著一條粗如湯碗的蛇身。三條紅信頻伸，眾尾齊搖，沙

沙之聲此起彼落。

　　左非右大驚，說：「若傑，小心！」

　　若傑神色凝重，不敢稍怠，倒是比爾聞聲抬起頭來，一見大家便高興地打招呼：「嗨！各位好。」

　　衣紅忙問：「你們在做什麼？」

　　比爾說：「這是基因變體的響尾蛇，若傑打算把它們送到生態博物館去。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就你們倆，要不要幫忙？」

　　比爾苦笑說：「不用，妳看，我的血管連著免疫血清。」大家一看，果然比爾背上插著一個大瓶子。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若傑呢？」

　　比爾說：「我們是一體呀！血管都連接起來了。找我們有什麼事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能不能看看水晶宮那邊有沒有事？」

　　比爾閉上眼睛，一會又睜開說：「一點事都沒有，羅貝特夫婦要我問候你們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至少排除了一個可能。」

　　比爾問：「什麼可能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們在追查一個惡毒的妖魔！」

　　若傑一聽，立刻站直，大聲說：「惡毒的妖魔？比我還壞嗎？」

　　衣紅知道他的個性，說：「跟你比？那只能算隻小貓！」



　　若傑失望地哦了一聲，專心對付怪蛇去了。

　　衣紅與比爾道別，又對眾人說：「至少可去的海底不多了，要上陸地，我猜是中國，而且是右江一帶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會那麼笨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是笨，要知道大隱隱於市，小隱隱山林。」

　　眾人都不置可否。

　　衣紅又說：「所以我猜可能是碧水山苑。不然，問風哥看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什麼猜呀，可能的？不夠透徹！」

　　突然杏娃插口說：「我夠透徹，只要離開海底，就逃不出我的掌心。」

　　左非右大喜，問：「他們在哪裡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朱仁峰，朱雀洞！」

　　風不懼點點頭，說：「嗯！透徹！」

　　錢昆立刻說：「朱雀洞在哪裡？我們快趕過去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就知道，所以半天沒說。」

　　錢昆問：「為什麼不說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怕你急著要去。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可是師妹有難呀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做人要有信用吧？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當然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們曾答應朱仁，十一月四日赴約的！今天才二十三號。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管他什麼約會！」
　　杏娃說：「不行，這是原則！不相信你問風不懼！」

　　風不懼搖頭說：「唉！還是不夠透徹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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